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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精神对于炼金术的外在抵制与内在趋同

——站在现代性进程的立场上

高泽芸

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9 级中文一班　天津　300110

摘　要：和 18 世纪德国普遍启蒙主义学者一样，浮士德对于炼金术存在着厌恶和憎恨的心理。父辈

利用炼金术骗取平民的信任、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命的经历，给幼年浮士德留下对人性的怀疑和愧疚，促

使浮士德在成年后远离人群，将自己困守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交际和情感

纠葛。炼金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浮士德的命运，却在他的心中深埋下一颗罪恶与欲望的种子，于是他

在内在又渴望着“炼金术式”的欲望实现，以一种破碎自我的形式。这样自我割裂与拼凑和解的过程，

恰恰与现代性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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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浮士德”因为学者

对“人学”关注的日益密切而逐渐成为了一个经典

的形象，甚至是“魔鬼”的象征符号，承载着现代

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而在歌德创作于 18 世纪 60 年

代的《浮士德》开篇，塑造了一个学术渊博的“普

通教授”形象。可浮士德本身存在的矛盾在于，他

精通哲学、法学、医学等等具有鲜明现代意义的科

学，却又热衷于神学，甚至私下热衷于神秘学。在

他面对学术感到苦恼的时候，更倾向于求助于魔法、

精灵、灵符等等。

这与 18 世纪普遍的启蒙家观点有别，但与此

同时浮士德又憎恶着炼金术士。然而在他得到了魔

鬼的契约力量之后，所行的一切却看似遵循却背离

着他的初衷。以一种自我破碎和重新拼凑的过程，

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摸索人类在道德意义上作为一个

“人”的存在方式。

一、歌德与十八世纪的炼金术

炼金术是一个古老的意象，基本可以追溯至公

元前古希腊、古埃及时代。而经过世纪的推演，炼

金术逐渐与巫术、魔法、灵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具

有神秘感。在 15 世纪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以来，化学、

物理、天文等纯粹科学和实验在欧洲大陆普遍兴起，

至 18 世纪启蒙运动在德国到来，炼金术成为了一

种“愚昧”的标志，受到恶毒的攻击。

像是化学家们开始通过公开反对“炼金术”来

定义自己一样，那些用启蒙修辞来定义自己的人也

把炼金术和神秘学看成对自己身份的威胁。反对的

意见变得响亮、强大而形成一定的规模。它们较少

关注理论上的理性争论，而是更多聚焦于炼金术在

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欺诈议题。他们必须提高自身形

象才能进入荣耀的科学院与大学，因此，也就必须

将“炼金术”作为一个肮脏、败坏的他者剔除出来，

划清界限，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科学与现代性。

歌德继承了世间流行的这种鄙夷态度，《浮士

德》里“吝啬”唱到：“我要把黄金当做潮湿的黏

土，因为这种金属可变成万物”，炼金术士们则“空

留哲人石”。浮士德父亲以炼金的方式炼丹，以此

治病救人，只不过丹药无效，百姓被蒙在鼓还感恩

戴德，在这里，歌德对于炼金术的态度是西方文化

里常见的：它意味着欺骗、诡诈。类似的，但丁在

《神曲》中一样贬低炼金术，他把那些用炼金术制

造不纯合金的伪币制造者放逐到地狱、而乔叟的《坎

特伯雷故事集》里，也描述了自耕农破产的故事，

他被一个教士用假的“点金粉”耍了。

这些故事里都透露出一种很典型的担忧：炼金

术会导致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可是，无法忽视的是，

炼金术本身蕴含的精神追求又恰恰是浮士德精神的

内核。

炼金是一个提纯的过程，祛除贱金属的杂质，

获得最纯洁、最不容易受到腐蚀、最坚硬的真金。

从道德上看，“真金”对应着“真意”，一个人的

真意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人追寻自我实现的精神目

标，是以自我炼钢的方式在人这一实在的最高层次

的灵性上获得满足。所以，炼金术，从精神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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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人的自我发现之术。《浮士德》要追求的，

也正是这个终极自我。

歌德之所以迷恋神秘学，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

神秘的知识中内嵌着双重性格：其一，是描述自然、

探索自然、利用和控制自然的努力，浮士德最后围

山填海的壮举正与此对应。诗剧中这样写道：“把

专横的海水从岸边赶走，把水域的边界加以限制，

把海水远远赶回海洋中去”；其二，也是更要的是，

几乎所有神秘学中都暗含着一股精神飞升、自我淬

炼的渴望，它恰好与浮士德本人的追求不谋而合

——“我的精神敢于超越自身”。

二、炼金式的自我破碎与提纯

在于魔鬼签订契约前夕，魔鬼提出要以浮士德

来世的灵魂为代价，而浮士德这样回答道：“来世

与我没什么关联；你总得把这个旧的砸烂，新的世

界才会出现。”这样激烈的观点在浮士德心中并不

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浮士德心中炼金

术式的自我破碎与提纯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精神世

界。这似乎是歌德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悖论式思考，

也是浮士德为了生活的欲望和自我而不断斗争、挖

掘、开采的起源。

马歇尔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

把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

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

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人们用自己创作或习得

的方式改造这个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斗争的

过程。在不断斗争的同时不断革新，打碎先前旧

有的知识框架，构建新的体系，再通过发现将自

己新建成的体系进行破碎和提纯。通过不断的崩

溃与更新、冲突与反抗，摧毁现有的秩序和权威，

“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

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生活就是这样

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

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

浮士德所变现出来的现代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可

以在很多人的身上看到。在第一部的 1110 行，见

到十分崇敬自己和炼金术士父亲的村民后，浮士德

痛苦地说：“我的胸中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总想把

另一个甩掉；这一个沉迷于粗鄙的爱欲。用五官把

世界紧紧抓牢；另一个拼命想要离弃凡尘，向祖先

的崇高灵境脱逃。”精神上的矛盾和分裂推使他走

向绝望的境地，他渴求一个灵魂和欲望的发泄口，

但是长年累月的压抑已经让他无路可逃。他在憎恶

父亲利用炼金术诓骗村民的同时，自己也走上了神

秘学的道路，试图从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浮士德精神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恰恰也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和曲折。追求

魔鬼的力量本身就是为了让个体朝向更完美的境界

发展，通过有纪律的修炼和实践，一个人凭借各种

工具来“加工自我”，人格层面一切的努力和演进

也就都有了依据。这种努力自新，也正是浮士德通

过一次次追求期望获得的：

“我只是匆匆游历世界。每一种欲望我抓住不

放，不能满足的，丢弃一旁，滑脱我手的，任其所往。

我只是渴望，促其实行，又重新希望，满怀信心，

冲出我的人生！”

浮士德扑向了整个未来，求索着立刻、马上、

当下的幸福。神秘学里的炼金术与巫术，都不仅仅

是文本花哨的噱头，它们的精神修炼品格，也是浮

士德的追求内核。它们帮助一个努力寻找自我、确

证自我的人穿越重重天幕，不断分割自我精神、碎

裂过往认知，在一个天狼星的视角理解世界、理解

人、理解人性，使之穿越百年的现代性进程，仍然

散发着他的力量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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